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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连载

即日起至7月31日，凡固话尾
号、手机尾号、车牌尾号、身份证尾
号为61或8的读者，144元订一份
全年《郑州晚报》，将可能获得61倍
或8倍的惊喜。咨询电话：6765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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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空没空养只“基”
没有金刚钻也可以揽瓷器活，前提

是您得知道谁有金刚钻。想投资，又没
有专业的技能和技巧，这种人太多啦！
别灰心，避而远之，也别冒进，口中念着

“刀枪不入”就真敢拿血肉之躯往敌人的
枪口上撞。

投资中谁有金刚钻？自然是那些每
天就干这一件事，恨不能晚上睡觉都做
上市公司调研的基金经理啦！不过，问
题又来了——投资有时候与辛苦程度还
真不成正比，整天忙忙碌碌，吃饭都在打
探消息，临睡前一定要把一千多只股票
都看一遍，然后亏得一点都不比别人少
的人我见得多啦！这东西想做得好，要
有点天分，还要有正确的方法。面对市
场上种类繁多却有很多名称相似的基
金，面对一样年轻俊朗、踌躇满志的基金
经理们，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好基金？坏基金？
很多人都是以选白菜的方式选择基

金——非要把基金分成三六九等，整天
盯着各大评级机构的报告，比业绩，比星
级，比基金经理，比来比去就是为了挑一
只最好的基金来买。

作比较其实并没有错。但是别忘
了，投资跟消费是有本质区别的！看到
今天的白菜新鲜又便宜，您就可以放心
买回家，炖了、炒了都没问题。但是过去
一周、一个月，甚至一年时间里都是业绩

排名靠前的基金，您今天买了，明天开始
就可能一路跌到让您想跳楼。对于投资
品来说，过去的业绩只能代表“曾经拥
有”，谁也不能保证它能“天长地久”。各
种的排名都是“仅供参考”，告诉您哪些
基金有可能更靠谱，仅此而已。

举个例子，假如一个个体户手头有
20万元的闲置资金，一个月之后他必须
使用这笔钱去交付货款。如果这时候，
他买了一只偏股型基金，正好赶上一个
下跌的行情，一个月下来跌了 20%！等
他割了肉交付货款之后，市场好起来
了，不到一个月又涨了 40%！那么，对
于他来说，这只基金到底是好基金还是
坏基金呢？

所以，归根结底，这世界上其实并没
有所谓绝对的好基金。我们要选，就只
能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基金。

买基金也要“知己知彼”
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基金，我们首先要了
解自己！了解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了
解用于投资的钱大概能放多久，这笔钱
在什么时候要做什么用！

您可千万别以为这是个简单的工
作。曾经有过一个测试，选择了一千个
人，问他们觉得自己的投资能力到底处
于什么样的水平？绝大部分人给出的答
案竟然都是“中上水平”！这跟市场上大
多数人都在亏钱的情况截然相反。造成

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行为金融学里提到
的“过度自信”——很多人觉得自己是
能够承受风险的。人们往往会认为，
只要在有收益的情况下，自己可以接
受的风险是无限的。这恰恰说明，这
些人完全没有风险意识，不知道什么
叫风险！

所谓“投资风险”就是资产价格的波
动给您带来的收益的不确定性。就像刚
才讲的那个个体户买基金的例子，如果
他想获得两个月后 20%的收益，就有可
能面临在一个月的时候亏 20%的风险！
如果他完全了解这笔钱将来的用途，并
且可以承受在必须用钱时出现亏损的风
险，那么他就可以选择购买这只基金，否
则，就别碰这么高风险的产品！

不过，有风险不是坏事，因为高风险
往往伴随着高收益。但是，反过来说，在
您看到某只基金可能会有较高收益的同
时，您一定要明白，它背后可能也
隐藏着可能亏得更多的风险！

四十来岁的范春雷是个我本善良的乐天
派，作为面临着“中年危机”又怀才不遇的厨子，
在家媳妇比自己年轻漂亮还成功，跟儿子称兄

道弟还找不回辈分，丈母娘又哪儿瞧自己哪儿不顺眼，更倒
霉的是一起撞车误会又让自己丢掉了饭店的工作，按理说
该“否极泰来”了吧，没想到一个从天而降的易拉罐又让他
阴差阳错救了一个带着身孕自杀的小保姆，这起意外事件
拉开了他所有麻烦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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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琼像没有目标的疯牛一样
秦琼说：“我昨天买的，

有人能作证！”老范说：“行，
那你拿发票看看。有就是你
的。”秦琼浑身上下摸发票：

“哎，我发票呢……给小米
了！”此时老范却得意扬扬地
掏出了发票：“嘿嘿，我有发
票！”“呀，咋发票也给你了
呢？”“啥叫给我的，本来就是
我自己的。”

秦琼上前就要抢，老范
捂着不给。“给我！给我！”

“干啥，明抢啊？不给！”
啪！化妆品掉地上，碎

了。俩人都傻眼了。争的东西没了，话也就可以说开了。
老范知道了原委。

老范说：“你是给米粒儿买的啊？”秦琼点点头：“谁寻思
她掉头就能送给你呢？”“你是不是对人家有意思？”

秦琼有点儿受刺激：“怎么的？我们同事情深！我作为
大厨，也算她一个老大哥，米粒儿从我手底下调走了我送她
件礼物，有啥不妥的啊？”“妥，太妥了。可是米粒儿有些情况
你不大了解，她现在估计顾不上这一头，还得干干事业……”

秦琼激动地打断老范：“米粒儿让你给我说的？”“没，她
情况我了解，她吧现在……”老范想米粒儿心里的创伤得平
复一段时间。

秦琼又打断：“你跟她啥关系？”“我跟谁？米粒儿？那
能啥关系啊……”秦琼步步紧逼：“你指定跟她有事！米粒
儿来饭店也是你介绍的吧？你要跟她没事咋这么殷勤呢？
现在一看我和小米郎才女貌的你妒忌了？”

老范啼笑皆非：“我妒忌啥？秦大厨你得冷静，别瞎琢
磨。你要非说我跟米粒儿有啥关系吧，也不能说一点儿都
没有，也是阴差阳错地发生了一点儿不该发生的关系……”
秦琼急了：“都发生关系了？！”老范听着话不对味：“咋话从
你嘴里出来这么糙呢？”“我明白了！行，老范，你拖家带口
的还妨碍我们一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你行！”秦琼妒火攻
心，掉头走了。老范发愁，回家咋跟小婉交代呢？

秦琼像没有目标的疯牛一样，四处瞎撞了几圈，晚上到
了饭店的女员工楼下。米粒儿头发湿湿的，端着个洗脸盆，
刚洗完头。秦琼从黑影里冷不丁地闪出来，米粒儿吓得盆
差点儿掉地上，张嘴就要喊人。

秦琼赶紧说：“别、别叫，小米，是我，你秦哥。”米粒儿长
出一口气：“哎呀！吓死我了秦大厨，你怎么在这儿呢？”秦
琼不答：“我送你那东西……你不使了？”“我真使不惯这
个。”秦琼憋不住，冒出怨气：“使不惯就留个纪念呗。真不
想要你摔大马路上，扔垃圾桶里，砸墙上听响儿……也不用
倒手给老范啊，这不借别人巴掌打我脸吗？”

米粒儿有点儿过意不去：“秦大厨，我可真不是这意
思。”“是不是这意思的这心都……有点儿碎了。”秦琼哀
怨。“我不是让他替我还，我是送给嫂子了。”秦琼醋意又上
来了：“小米！别太明目张胆了，说到底老范拖家带口的，你
这不合适啊！”米粒儿不高兴了：“说啥呢秦大厨？我没听明
白。”秦琼索性揭开了直说：“你说我哪点不如老范啊？论模
样，论岁数，论气质，我好歹还是个中层领导，老范咋呼得厉
害，好像跟周总多亲似的，这渔村到底也不是他的啊。”

米粒儿脸冷下来：“我不明白你在说啥。我回宿舍了。”
秦琼拦住：“小米，我好歹是个单身王老五吧？”米粒儿一把推
开他，正色说：“秦大厨！雷哥是可怜我才帮我，要没雷哥我早
死了！我们不是你想的那么庸俗的关系！请你让开！”一番话
把秦琼教训得臊眉耷眼，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米粒儿离开。

天都已经黑了，老范在自家的小院外逡巡，不敢进屋。
他拎着那个粉红色的包装盒就像拎着个炸弹，里面是碎片
般的六百八十块钱。老范把自个和车都隐身在黑暗
中，然后打电话，叫儿子小雷出来。

还有四个月赵家唯一的子嗣就要出世
第二天一早，凤儿还没醒，就听见谁

家迎亲的响器班子吹打起来了。再听
听，响器就在自己家大门外吹打。她从
床上翻滚下来，披着褂子走出门。

“爸！……”几个一身簇新的汉子马上转
过身，跟她一打千：“五奶奶。”凤儿又一
转身，回到房里，把门紧紧拴上。

屋外的人被凤儿屋里突然出现的
安静吓着了。谁都怕花轿抬回去一个
死新娘会吃军棍。他们攻城都攻过，火

攻 、水 攻 都 拿
手，在乎这一扇
绣房的门？

门 开 的 时
候凤儿坐在床
沿上，还是一个
主 意 也 没 有 。
几个伪装成轿
夫的士兵上来，
先绑了她的手，
由一个梳头婆
给 她 篦 头 发
…… 凤 儿 一 动
不动，因为没主
意的时候动是

白动，拿主意她不能分心，得血冷心静。
她一直到轿子快把她抬进城才拿定主
意。在梳头婆打开梳头匣，拿出一根七
寸长的凤头簪子时，她心里就闪过一道
光：“好东西！”

凤儿把马骑进了白茫茫一片的芦
苇。芦苇都干死了，叶子干得发脆，风一
吹，响得跟纸一样。这是匹识途的马，她
在想，这匹黑鬃白鼻的骏马万一要干了
狗的勾当把赵元庚带回来呢？它吃了多
少苦头才知道人的厉害？知道它一身力
气也斗不过像她这样一个女子？

凤儿从河滩搬了块梭子形的卵石，
往马的脑袋上一砸。一匹如此的骏马也
这么不经砸。凤儿拍了拍手上的泥沙。
她没料到自己这么心狠手辣。

凤儿避开大路小路，专走没路的
路。肚里这条小性命竟然也跟他父亲一
样，一条又硬又赖的命，想杀它太难了。
那么多枪子都没杀了赵元庚，几贴堕胎
烈药只让这小东西在她肚里飞快长大，
一天一个尺寸。

在身孕五个多月的时候，凤儿到了
鄂中。还有四个月赵家唯一的子嗣就要
出世。凤儿只等着这一天。她一想到能
亲手杀死赵元庚的独生子，心里就一阵
恶狠狠的痛快：让你个小孽障揪着我的
心肝五脏揪那么紧，多毒的药都打不下
你；让你吸我的血、呷我的膏，一天天在
我肚子里肥壮！到了那一天，你哭嚎都
没用，让姓赵的捶胸顿足去，让他把他
的绝户一做到底，蹬腿后让人掘他的
坟，抖落他的尸骨，拿他金丝楠木棺材
当柴劈……

镇上的一个客栈出现了一个穿厚棉
袍子、戴黑头巾的外乡女人。棉袍子又

厚又肥，把她给穿蠢了。她住下的第二
天，就从客栈老板那里接下了洗浆被褥、
代客补衣的活儿，步子蠢蠢地在客栈里
忙着。客栈供她住宿，不给工钱。

“客人昨天丢的手表是你们偷的
吧？！”老门房先发制人地讹诈。小叫花
子们跑成东、南、西三个方向，一边朝客
栈里面叫喊：“柳大妈！柳大妈！……”

凤儿从大门口出来时，一个小叫花
子踩在一团牛粪上，摔倒了。她在棉袍
前襟上擦着水淋淋的手，跑过马路。老
门房看着她的背影，心想眼一眨她怎么
轻巧得像个十七八岁的小女子？

凤儿跑到小叫花子跟前，把他从地
上扯起来，就往一条一人宽的巷子走。
她顾不上老门房盯在她背上的眼睛了。

“他们说，他早跑了！”七岁的小叫花子一
身褴褛半身牛粪，一面说一面张着一只
脏巴掌，等着赏钱。“噢，就打听来这一句
话？！”凤儿厉害起来十分厉害，她一伸手
揪住小叫花子冻疮累累的耳朵。“……他
挨了一枪，就跑了！”

这句话对于凤儿也是突来的一枪。
她放开了小叫花子，定了定神，又问：“啥
时挨的枪？！枪挨在哪儿？！”“不知道。”
岁数大的男孩说。凤儿恨得手指尖发硬，
随时会掐住小叫花子大车轴一般黑的脖
子。但她还是从口袋摸出三个铜子，分
别搁在三个掌纹满是泥污的手掌上。

凤儿心想，天赐是好样的，记
住了她的叮嘱，好歹跑了。

李南李南 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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